行走在山海之间
西丽小学 四(8)班 陈可芯妈妈
“妈妈，海浪在唱歌呢！”十岁的女儿赤着脚丫，提着塑料桶在退潮的沙滩上蹦跳。霞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海风裹挟着咸腥味掠过她乱糟糟的辫子。我望着她被晒成小麦色的后颈，忽然想几年前那个夜晚。
那是她六岁生日，当其他人忙着预定生日party时，我们带着孩子开赴大鹿港湾。抬头看，凌晨三点，银河像被打翻的钻石匣子倾泻而下，乳白色的光带横贯天际，仿佛有人将牛奶泼洒在黑色天鹅绒上。裸眼可见的夏季银河中，天鹅座十字架与天蝎座心宿二遥相辉映，绮幻更胜于西涌国际暗夜社区。女儿突然不说话了，星光落进她漆黑的瞳孔，变成跳动的萤火。
自此我们约定每月两次户外日。常常听人说：“课本会教她1+1=2，但海浪会教她为什么潮水每天迟到五十分钟。”去年仲夏在梅林后山的经历，让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。
山雨来得毫无预兆。黄豆大的雨点砸在阔叶林上，林间瞬间腾起白茫茫的雾气。溅起的水雾模糊了整片山谷；山风卷着松针掠过耳畔，带着潮湿的土腥气。女儿望着瞬间变成橙色瀑布的山道，攥紧了身后的小背包。雨势稍缓后，我们踩着咕啾作响的腐殖土朝着来时的方向转移。林间蒸腾的水汽中，开始时不时混进一缕缕阳光，远处正升起淡淡七色彩虹，像谁把水彩颜料泼在了尚未干透的天空。看着这一切，她似乎明白了我之前所说的“好天气不止晴天一种”所代表的意义。
女儿突然拽了拽我的裤脚，将我从思绪中拉回。原来，潮水已经下降，浅水洼里躺着一只巴掌大的海月水母，通体莹蓝，如坠落的月亮。“它还活着！”她轻轻托起半透明伞盖，海水从指缝滴落成断线的水晶珠链。天色渐沉，最后一缕霞光穿透水母的伞膜，在那团凝胶状的躯体里折射出钻石一般的光斑。当暮色完全沉入海平线后，女儿突然屏住了呼吸——幽蓝荧光自水母伞盖边缘流淌而下，宛如将银河裁剪下一段缝在了波浪里。我们陪她等到暮色四合，看着那个发光的生命缓缓游向深海，六岁那夜银河在她眼中种下的光斑，此刻正在咸涩的海风里抽枝发芽。
归途上,路灯次第亮起，把我们依偎的影子投在前路上，像两个正在融合的星座… …
山海如月，
永爱似潮；
行且远兮，
仰之弥高——

